
2023.3.7星期二
责编/张洪庆 美编/谭希光 文检/王巧 A13笔记烟台民意通热线

6601234

天气越来越暖和，父亲又扛
着镢头上了山。开荒种地，是
他的乐事。

父亲这辈人，看见泥土就亲
得不行，屁股大小的地方让他们
瞅见了，也会扒拉个窝儿扔下几
粒种子。此前，父亲在小区楼下
用泡沫箱子装上土，种上葱、蒜、
辣椒、茄子。没几天，物业找来，
泡沫箱子被清理了。

于是，父亲骑着自行车去城
外。城外，有大大小小的地块，
都是像父亲一样的老人开的
荒。那里每天都有他们快乐的
身影，今天张三抱回个南瓜，明
天李四提回篮蔬菜，还发朋友圈
相互炫耀一下。有的老人干不
动了，父亲就捡过来种，很快就捡
到了很多地块，种的蔬菜吃不
完。父亲开始种庄稼，苞米、地
瓜、芋头、大豆……说起种大豆，

父亲曾乐呵呵地说：“我种的豆子
破土后，一晚上工夫让野兔吃了
个精光，一墩也没剩。”

除了野兔，还有山鸡光顾。
父亲种的苞米破土以后，山鸡都
会一棵一棵叼出来，把根部的苞
米粒啄吃掉，苗儿就扔了。它们
咋这么聪明呢？父亲盘着腿儿坐
在树荫下看得津津有味，不去驱
赶山鸡，山鸡也不怕人，吃饱了朝
父亲叫一声，飞走了。父亲再重
新补种苞米。

父亲成天泡在地里，对那些
来偷嘴的小动物，怀有极大的仁
慈和包容，顶多吼几嗓子吓跑它
们。父亲说：“长翅的喜欢白天
行动，长腿的喜欢夜间行动，现
在鸟兽多了，也不怕人，真好！”

有个老头也来城外溜达，
父亲瞅着脸生，搭讪说：“也闲
着啦？”对方说：“是啊，闲着难

受，想开点荒地。”父亲说：“我
有好几块地，你要不嫌弃，看中
哪块接手种就是了。”对方说：

“那哪成，你开点荒地也不容
易。”父亲说：“有一半是我捡
的，你想种就种吧。”

老头姓孙，对待土地也特别
上心，爱拉呱，父亲感觉挺对撇
子。老孙头种了些豆角、茄子等
蔬菜，眼瞅着要收获了，没想到
脑中风下不来床了。后来，父亲
把收获的蔬菜给人家送了过去。

春日里刨了一头晌，父亲
把老孙头那块地也刨翻了一
遍，用镢头把每块土坷垃都捣
得细细的、耙得平平的。过路
熟人问，打算种啥？父亲说：

“等回头看看老孙头想种啥？”
对方说：“老孙头那样子，还能
好啊？”父亲笑着说：“那可不一
定，说不定就好了！”

我背着沉重的书包走在
熟悉的路上，任由夕阳余晖洒
在身上。我向来不太喜欢阳
光，它过于耀眼，高高在上。
道旁的老树上光秃秃的，影子
被夕阳拉得好长，好长。

回到屋里，拉上窗帘。
我像一只把自己锁在笼子中
的鸟，又凄凉，又可笑。考试
成绩下来了，虽然排在前20
名，但总分只有610分，背得
滚瓜烂熟的政治只考了 68
分。这个分数像一把锥子，
深深地扎在我的心上。

妈妈进来了，轻轻拉开
我的窗帘。

“你干吗？！明明知道
我不……”

“已经没太阳了。”

我还想说什么，但又不
打算争论，跳起来准备自己
关上窗帘。瞬间，我的手顿
住了——我从来不知道窗
外原来这么美，夕阳下，天
空镀了一层金边，鸟儿们相
互追逐，在天空中享受着夜
幕来临最后的狂欢，树上挂
着不知其主的风铃，在风中
歌唱……

“开着吧！其实分数没
那么重要，你尽力了就好。
一次考试说明不了什么，我
们继续努力。”

妈妈的话激励了我。是
啊，一次考试说明不了什么，
继续努力就可以了。

人不是夜间生物，应该向
阳而生。

拉开窗帘拉开窗帘
隋欣妤 王斐娜

到小区的站点等公交车，
老远就看到站点上齐刷刷地站
了好多人。

从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谈
话里，知道其中有六七个叔叔
阿姨是老熟人，相约着去终点
站的乡下赶大集。

正想着这么多人，我还能不
能挤上公交车，又有几个人急火
火地跑来，一边喘着粗气一边问：

“阿姨，公交车应该快来了吧？”
“应该快了，间隔都快 10

分钟了。”其中一位阿姨说。
这时，又有两个穿着红马

甲的年轻人拿着一大摞宣传单
走了过来。

“看吧！不是楼房开盘的，
就是饭店开业的。”“说不定是
开辅导班的呢？”看着走近的两
个人，他们又有了话题。我心

里窃喜，看他们谁能猜对？
两个人走过来，宣传单还

没递上来，他们连连摆着手说：
“小伙子是卖房的，还是开业
的？我们就不要了。”

“不是，叔叔阿姨们，我们
是志愿者，宣传雷锋精神的。”

“啊？”显然所有的人都猜
错了，他们互相笑着，缩着的
手马上又伸出去，双手接过宣
传单。宣传单上，“弘扬雷锋
精神，争做时代楷模”两行大
字下，是雷锋的头像。

“叔叔阿姨们，雷锋精神是
永不过时的，我们一起好好学
习！”年轻人打个加油的手势。

“给我几张，我也帮着宣传一
下！”我见志愿者手里的宣传单
挺多的，主动要过一些。

“看，我们打小就学习的雷

锋叔叔还是那么年轻。”有人拿
着宣传单感慨道。“那时，我们每
年3月就热火朝天地学雷锋做
好事，真好啊。”“谁说就3月才
学雷锋了？”马上有人反驳，“老
伙计们，还记不记得《学习雷锋
好榜样》这歌了，唱几句呗。”有
人起了头，叽叽喳喳的声音立
马停下了，都跟着唱起来。

公交车徐徐开来，车上满
满的人。几位叔叔阿姨没有急
着往上挤，往后一闪，说：“你们
几个年轻人有急事，你们先上
去吧！我们都退休了，没啥事，
可以等下一班车。”

透过玻璃，我听到叔叔阿
姨们接着又唱上了，手里还认
真地拿着宣传单。

我也赶紧把手里的宣传单
发给身边的人……

父亲开荒
于新良

不一样的宣传单不一样的宣传单
刘卿

陈守礼不再讲他徒弟堵
屋里的故事，是觉得自己也
不聪明。

那天，他给商铺改门，
把南门堵死改走北门。他
和徒弟一个门里一个门外
砌砖，刚开工不久他有事走
了，等办完事回来，南门已
砌好可徒弟找不到了。屋
里有动静，赶紧找主家拿钥
匙放人，冲徒弟劈头一句：
你傻呀，垒到腿弯高还不出
来从外面干？

眼下，73岁的陈守礼身
体走下坡路。他不怕死，惦
记的是那三间砖瓦房到底该
由哪个孙子来继承。

祖传的规矩，长子长孙
要从祖父那里继承三间瓦
房。条件是祖父去世后，长
子长孙在每年除夕悬挂家
谱、摆贡品烧香祭奠。

陈守礼娶妻晚，可妻子
一胎给他生了俩儿子。双棒
儿一个模子刻的，任谁也分
不出大小。接生婆有经验，
在先到那个脚脖上拴个红布
条，后来的则不拴。这一拴
就是三年，期间布条也换，都
是瞅准赶紧换。俩孩子一模
一样，马虎一下连亲娘都分
不出来，全凭一根布条做记
号。后来能分清大小，是在
孩子三周岁那天。家里人忙
着给孩子过生日，拴布条孩
子淘气，小脑袋磕上锅台角，
额头缝了三针留下印迹，从
此自带了记号。

陈守礼感觉自己笨，是
从双胞胎同日举行的那场婚
礼开始的。望着眼前模样相
同的两个儿子和俊俏的儿
媳，他酒喝多了忘乎所以，激
发出讲故事的瘾头，透露了
一个别人当乐趣而引得儿子
发难的秘密。他问，有人能

说清楚谁是老大吗？人们指
指疤额新郎。他说，不对。两
岁半那年，我给他俩孩子洗
澡，扯下老大的布条，洗完了
分不清谁是谁了，就随便拴了
一个。众人哈哈大笑，额头无
疤的儿子在他身旁眼神一变，
爸，这是真的？陈守礼说，
嗯。嘴没闭上，酒醒一半，心
说坏了，自己给自己挖坑了。

当晚，他把两个儿子叫
到跟前说，过去的事不提
了。现在我决定一件事，你
们谁先生出儿子，谁就是长
子长孙，将来三间房归他。
他以霸道的方式制止了额头
无疤儿子的挑事。

疤额儿子的孩子出生在
阴历九月二十七。隔了8天，
额头无疤的儿子也添了孩
子，生日是闰九月初六。一
下子有了两个孙子，陈守礼
乐开了怀，更让他开心的是
长子长孙的问题得到了解
决。在给孙子报户口时陈守
礼坚持使用阴历，他说，祖辈
传下来的，咱村记生日都是
阴历，谁敢改祖宗的规矩？

让陈守礼坐蜡的也是祖
宗的阴历。来年只有一个九
月，二孙子先过生日，大孙子
20天后才过生日。反过来
了，去年的哥哥成了今年的
弟弟。

额头无疤的儿子发难，
他敬老爷子两杯酒问道，爸，
同一年出生的人，是不是谁
先过生日谁大？陈守礼喝得
心里正恣，说，那当然，“然”
字一出口，立马惊醒了，感觉
玩鹰让鹰啄了眼。

生日宴的结局是两个儿
子不欢而散。村里从此流传
歇后语：头上疤，脸上疤——
就是不知谁老大。

陈守礼更愁了。

陈守礼的难题
富周

在国产科幻电影的代表作
品《流浪地球》的剧情中，有关
于超级人工智能Moss是否背
叛了人类的争论。ChatGPT的
出现，让我有点害怕人工智能，
想起了一句话，“技术创新会造
福人类，但有时也可能带来负
面影响”。

古代士农工商，现代社会
刚好反过来。如今这个社会最
大的问题是文科被弱化，人们
都主张“学以致用”，所有东西
都是为了用。

专家说：当前ChatGPT支
持以下文案生成——学术、新
闻、文案、散文、诗歌、小说等类
别的创意写作。在主题拟定、
风格模仿、文本续写等任务的
命题写作，以及代码生成等，
ChatGPT在一般文案创作中表
现较好，在“逻辑通畅、文平字

顺”方面甚至超过大多数人。
ChatGPT 模仿杜甫写的

诗，有趣极了，也有法律界人士
认为，它将会取代律师助理。
聪明人的发明一旦普及，很容
易就变成一种操控。ChatGPT
横空出世爆红出圈，能文能武，
智商情商超过普通人，好像很
快被它取代的行业，会有电话
客服、蓝领码农、文字编辑、翻
译、基础律师……

值得思考的是，我们人类
有什么核心价值不会被AI轻易
替代？

科技进步已经到了4.0，恨
不得7.0阶段，甚至人类仅存的
精神和情感，我相信在不久的将
来也将被AI化。ChatGPT学
人学得太像了，太像人们平时的
开会发言和写文章了，而且该不
得罪人的时候，也不得罪人。

好多人说，不要害怕人工智
能，说人工智能唯一不能超越的
是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说
的好像你有这两样能力似的。
人类作为一个群体，是体现出了
集体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但就个
体而言，我们很像一台复读机。

我认为，当老师会越来越
难，当学生会越来越容易。我
更恐惧的是，你很难判断全班
作业，哪些是ChatGPT写的，哪
些是学生自己写的，给分给评
语的手瑟瑟发抖。机器并不令
人信服，如果伪装成道德专家、
医疗专家、假先知和吹鼓手，
ChatGPT更具有迷惑全人类的
能力。

ChatGPT太好用了，确定
会有人不想试试？

只是，未来人工智能是否
会反噬人类？我说不准！

我怕人工智能
王珉


